
立德树人，呼唤有灵魂的教育

外音话 “流浪地球”太疯狂，
不如寻找新地球

（本报记者 徐蓓 整理）

不久前，第十三届上海民进教育论坛在上海举行。在这个主题为“立德树人，成就未来”的论坛上，上
海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倪闽景、香港大学教育学院首席教授程介明、上海市平和双语学校校长万玮、湖南
卫视节目主持人汪涵等畅所欲言，共同展望中国教育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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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理 本报记者 徐蓓

四个教育故事，四个价值判断
■ 倪闽景

人是唯一有价值观的动物，“德”就是价值观。

我们来解构一下这个“德”字：中间有一个
大眼睛，下面是一颗心，左边是一个行走的人，

最上面的一横一竖代表正。目正、行正、心正，

就是 “德”。 十九大报告指出，“青年一代有理
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
希望”，我觉得这是对“立德树人”最好的阐释。

从这个“德”字来看，眼睛代表有理想，看
得远；行走代表有本领，去行动；心代表有担
当，心怀祖国。

今天我想给大家讲四个故事，代表四个价
值判断。

第一个故事是陶行知的故事。陶行知先生
当校长的时候，有一天看到一个男生用砖头砸
同学，便将其制止，并叫他到校长办公室去。当
陶校长回到办公室时， 男孩已经等在那里了。

这时，陶行知掏出一块糖给这位同学：“这是奖
励你的，因为你比我先到办公室，说明你很守
时。”孩子不敢接，陶行知又掏出一块糖，说：

“这也是给你的，我不让你打同学，你立即住手
了，说明你尊重人。”男孩将信将疑地接过两块
糖，陶先生又说道：“刚才我去了解情况，知道
你打同学是因为他欺负女生，说明你很有正义
感，我再奖励你一块糖。”这个男孩子拿了 3块
糖就哭了，说陶校长我错了，以后再也不打人
了。陶行知再掏出第四块糖，说：“你是好孩子，

知错就改，我再奖励你一块。我的糖发完了，我
们的谈话也结束了。”

每个孩子都是可以改变的，当看到孩子的
缺点时，正是我们教育者的机会。一个孩子刚
刚进入小学，如果他一字不识，是零起点，老师
应该充满了欢喜，觉得教育的机会来了；如果
一个孩子识 2000个字， 还要他来读一年级干
吗？这体现了教育的一个根本性的价值观———

生命有缝，阳光才能照进来。

第二个故事是 59分的故事。 有个孩子因
为语文考了 59分，很绝望。请注意，59分对学
生是个羞辱性的分数， 相比之下，55分对人的
心理打击倒没有这么严重。我认为，这个老师
除了给学生打 59分外，还可以有其他的选择。

比如，找这个孩子谈话，问他为什么这些题不
会做，希望他下次要努力。还可以对学生说：这
次我给你 60分，不是老师不会数学，而是我给
了你一分，下次考试你还我两分，你同意吗？这
才是教育。所以，教育只差一点点，效果就会完
全不同。

第三个故事发生在挪威。

很多年前的 5月 17日，我在挪威旅游，那
天晚上导游叮嘱我们千万不要出去。晚上我听
见窗外大呼小叫、人声鼎沸，甚至有玻璃窗被
打碎的声音。 后来我了解到这是挪威的传统，

从上世纪初开始，所有的高中毕业生会在最后
一个学期的这一天举行毕业狂欢。穿红裤子的
学生是学文科的， 穿蓝裤子的是学理科的，他
们以班级为单位，去打工赚钱，然后在一辆大
巴里装上音响，到广场上去比谁的喇叭响。5月
17日这天晚上，他们干什么都可以，只要不犯
法。这真是一个非常疯狂的夜晚。

我问他们教育部门的负责人，为什么这样
放纵孩子们。他这样回答我：只有当一个人完
全自由的时候， 他才知道自己哪些事情可以
干，哪些事情不可以干，这叫成人。这就是挪威
的高中课程。

其实，课程就是要把教师、学生、教材和教
学的内容组合起来，不同的组合方式体现了不
同的课程价值。

第四个故事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钱文
忠的故事。 钱文忠在读高二的时候不过是一
个普通的孩子。他的历史老师姓郝，有一天，

郝老师在讲世界史时讲到印度，讲到梵文，郝
老师说梵文很难懂， 全中国只有一个人懂，这
个人叫季羡林，是北京大学的教授。结果，下课
以后钱文忠就去问郝老师：“你说梵文就一个
人懂？ 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当然是真
的。”“那么如果我去学梵文， 将来就是我一个
人懂了？”郝老师哭笑不得。后来，钱文忠写了
一封信给季羡林，说我要报考北京大学，跟您
学梵文。季老回了一封信说：欢迎报考北京大
学，但是北京大学很难考。第二年，这个非常普
通的孩子竟然以上海文科第二名的成绩，考入
北京大学。

大家想过没有， 教学的宽度有多重要。老
师的一句话，就可能改变一个孩子的未来。

我今天的演讲，是想告诉大家，以“德”为
维度进行的价值判断， 是教育和课程改革过
程中最重要的一环。无论是课程还是教学，它
实际上是搭了一个平台， 让学生在学到知识
和能力的同时， 又体验到学习的内在快乐和
生命的价值，进而成为一个有理想、有本领、

有担当的人。

经历多，考试少，才是理想的教育
■ 程介明

首先，我来谈谈目前全世界的现状。归纳
起来，我认为有三点：一是社会变了；二是世界
乱了；三是科技狂了。简而言之，“变了”“乱了”

“狂了”是现代社会的基本常态，也是当下的教
育面对的常态。

“社会变了”，指的是后工业时代的生产不
再是为了满足需求，而是为了营造欲望；生产
特点已经从大量生产转为少量多款；以前年轻
人讲究安居乐业， 现在年轻人要不落俗套，尝
新尝鲜；新生代的幸福观、职业观、成功感、满
足感都已经大不一样。“世界乱了”， 是指毫不
掩饰的保护主义、 不由分说的跨国干预等等。

“科技狂了”， 则是指虚拟世界超越了现实，真
假难分；机器智能替代人类劳动，甚至有可能
超越人类；云端生活超越边界，让很多人小圈
自赏；大数据超越个人，隐私保护存忧。

对此， 我们的下一代必须是新的一代，必
须在知识技能、待人接物、品质品德、价值观这
四个方面有全新的要求。比如，知识技能方面，

要知识广博、善于钻研、敏锐观察、乐于学习、

维持好奇、有全球视野；待人接物方面，要善于
沟通、有团队精神、乐于助人；在品质品德方
面，要积极向前、勇于承担、敢于创新、不断探
索、永不气馁；在价值观方面，要渴望和平、热
爱自然、坚持正义、维护公平，等等。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培养新一代呢？我认
为，全方位培养好新一代，需要作以下几个方
面的改变：从经济话语转向人文话语，从知识
技能转向核心素养，从研究教法转向研究学习
科学，从课程科目转向重视学习经历，从学生
懂些什么转向学生能做什么。

以我的观点， 理想的教育过程应该是：经
历要多、考试要少、空间要大、情感要深。

一、经历要多。哈佛大学认为学校不仅要
向学生提供优秀的教师和优良的教室、 图书
馆、实验室等，还要让学生可以到别的国家、地
区去旅游、服务甚至参与建设。

二、 考试要少。 新加坡宣布从 2019年开
始，小学一、二年级取消考试，并且在 3 年内，

逐步取消小三、小五、中一、中三的年中考试。

2017年，韩国宣布初中 3年里至少有一学期不
考试。

三、空间要大。2012年，哈佛大学在给所有
新生的一封信中，鼓励他们休学一年，不上课。

信中写道：新生们进入了某个专业，常常不知道
这个专业是做什么的。因此，希望新生第一年不
要来哈佛上学，也不要到别的学校去上学，除此
之外什么都能干， 可以旅游、 可以进行商业实
践、可以运动等等。哈佛大学希望每一个新生都
能真正认识自己，这就是给学生以更大的空间。

四、情感要深。克里斯·坦森教授写了一本
书叫《你要如何衡量你的人生？》。书中写道，哈
佛商学院毕业生每 5年都会组织一次聚会，第
一个 5年重聚时，同学们都意气风发，前程无
限；第二个 5年，大家都美满幸福，劳碌无暇；

但当第三个 5 年聚会时， 有些校友出现了危
机，事业失利，家庭失和；第四个 5 年重聚时，

有些校友甚至出现了人生重挫，身陷囹圄。

到底应该如何衡量自己的人生？ 坦森指
出，“认真思考并努力寻找你的人生目标和使
命宣言，那将是你所拥有的最重要的东西”。

教育是一座沟通的桥
■ 万玮

我曾立下一个心愿———竭尽全力建一所
世界一流水准的中国学校。我认为要建世界一
流水准的中国学校，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去帮助
学生：深刻的东方文化认可、深入的西方文化
理解、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以及成为更完整
的人。

我是上海市平和双语学校的校长。2017

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浦东张江委托平和教育集
团管理一所全新的小学———浦东新区民办筑桥
实验小学。 筑桥实验小学完全是一所本土学校，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在这所小学里
做一些创新的实验。

我们开始倡导大课程的概念。 所谓 “大课
程”，就是“孩子进入学校的那一刻起，所有感受，

皆为课程”。 我简单地介绍一下我们在筑桥实验
小学的做法。

第一，对东方文化的认同。我们提倡用丰富
的课程设计，用传统文化来影响学生。比如我们
研发了一门食育课程，通过食物这种学生喜闻乐
见的媒介，把二十四节气、历史、诗歌、绘画、风俗
等融合在一起，让学生意识到传统文化不仅仅是
背《三字经》，而是非常生动、有趣的。我们还在语
文课程里专门抽出一些课时，让学生学习汉字思
维。汉字从甲骨文演化到现代汉字，学生们能从
这个过程中领悟到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第二，对西方文化的理解。提升孩子对西方
文化的理解，不是简单地增加英语课，而是学会
用西方的逻辑来讲中国的故事。比如“项目式学
习”课程，就是基于真实生活的场景，来解决生活
中实际遇到的问题。教师不是简单地进行价值判
断，而是引导孩子讨论对某一现象的认识，教会
学生通过数据分析等方法判断事物。

第三，责任与使命。我们创造各种条件，让孩
子接触真实的世界。通过各种慈善活动、公益活
动、社会实践，让他们行动起来，让孩子们意识到
自己努力做出的举动，可以影响身边的人、影响
家庭、影响社区，甚至影响世界。

第四，培养孩子成为完整的人。我们着重培
养三种能力：一是品德能力。品德能力渗透在所
有的学科当中。二是理性素养。通过科学课程，培
养孩子的科学素养。三是感性素养。筑桥实验小
学有一个特别的校本课程，叫美学课程，前面提
到的食育课程，就是美学课程的一个部分。

牛顿有一句名言，“人与人之间建立了太多
的墙，却没有造足够多的桥来沟通”。教育正是这
样一座连接中国与世界、传统与现代、过去与未
来的桥梁， 而建造一所世界一流水准的中国学
校，是这个时代赋予我们教育者的使命。

最终要让孩子内心有信念
■ 汪涵

我的孩子今年 4 岁， 今天我作为一个媒体
人、 一个家长来分享一下对教育的一点思考，因
为它就发生在我身边。

我觉得，现在的教育太过主动了，是不是可
以稍微被动一点？教育的前提是观察，如果连孩
子都没有观察清楚，就非常着急地要把孩子教育
成这样或那样，这可能会揠苗助长。

湖南长沙有很多双语幼儿园和小学，有的学
校说孩子在三四岁时就要去学英语，有的学校说
孩子应该 6岁之后才开始学英语。德国的华德福
教育创始人认为， 孩子学习英语要在 6岁之后，

因为 6岁时孩子的语言系统才会发育，提前教育
不如滞后教育，孩子的学习兴趣会更加浓烈。

我一直觉得，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是一个
“教育者”。教育不是教育者的问题，教育是每个
人的问题，包括我们媒体。

给大家讲个小故事。湖南卫视经常会请一些
明星来参加节目。有一次，请了一位明星，很多女
粉丝连夜赶到电视台附近，支起帐篷，晚上睡在
帐篷里，帐篷外打着各种横幅。第二天，那位“小
鲜肉”来的时候，由于人太多，很多等候在门外的
粉丝看不见自己的偶像。有一个女粉丝就爬到台
门口停放的汽车上去看，但还是够不着，她就不
断地在汽车上跳。结果，这个粉丝看到了“明星”，

但汽车被踩扁了。

这样的事情时有发生，作为媒体人，我们是
不是应该有责任去引导、教育这些年轻人？

教育真的非常重要，它关乎每一个家庭以及
每一个人的美好生活。我认为美好生活的底色应
该有两个———第一是有尊严，第二是有诗意。

尊严是一种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教育面
前人人平等，医疗面前人人平等。诗意，则需要发
现美的眼睛。 我们在世界上活下去的一个动力就
是“美”———你相信美，你拥有美，你还在追求美。

我个人觉得，教育最终是要让孩子内心有信
念，“心中多一些宏愿”。北宋思想家、教育家张载
曾言，人生在世，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
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其实，每一个教育
者都应该在孩子的心中种下一颗金色的种子，能
够发芽成这样一个“宏愿”。

倪闽景 程介明 万玮 汪涵

苟利军

近日热映的科幻片《流浪地
球》引发了一个疑问：未来，当地
球面临灭顶之灾时，我们该怎么
办？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
员苟利军在 SELF 格致论道讲
坛中提到，有一些系外行星或许
能支撑生命的生存，它们可能成
为第二个、第三个地球。

今天，人类对星空的了解已经非常多
了。但在 600万年前，人类出现在这个星
球，我们仅拥有一双裸眼，只能利用有限
的视力范围寻究宇宙的奥秘。

从“地心说”到“日心说”，再到更进一步
发现太阳系围绕着银河系中心绕转。到目前
为止，通过各种手段，在望远镜、探测器的帮
助下， 人类知道宇宙诞生于 138亿年之前，

宇宙的尺度大约是 1000亿光年，非常浩瀚。

整个宇宙到底包含多少个星系？这个
问题直到 1990年， 美国的哈勃望远镜发
射升空才得到答案。通过计算，天文学家
知道宇宙当中包含着千亿个星系，每个星
系中又包含着千亿颗恒星。这个数字非常
庞大，难以想象。

宇宙中有非常多的恒星，每个恒星周
围都有可能存在着类似于太阳系的系统，

那么，宇宙中的其他星球会不会也存在着
类似人类的智能生命呢？

地外生命肯定是存在于行星之上的。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 天文学家在上世纪
90 年代初终于寻找到了第一批地外行
星， 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现了 3758颗系外
行星， 其中 2335颗由美国的开普勒探测
器发现，它也因此被誉为“行星猎手”。

这么多行星，是不是所有行星都能支撑
生命的存在？当然不是。目前为止，太阳系中
只有地球是有生命的。那么，什么样的星球能
够具有生命？ 根据目前对地球生命的了解，

只有存在液态水的星球上才可能有生命。

由此推断，这个星球肯定不能距离中间的恒
星太近，太热导致所有的液态水都变成了气
态； 太远的话这个星球肯定又非常寒冷，也
不能支撑生命。所以，这个星球必须处于合
适的位置，也就是处于“星球的生命区”。

到目前为止，科学家已经发现了一系列
位于这个区域中的行星。2016年，在比邻星
的周围发现了一颗类似的行星，其位置刚好
位于恒星的生命区中，有可能支持生命的存
在。 比邻星是距离太阳系最近的一颗恒星，

只有 4.2光年，因此称之为“比邻星”。

2017年， 科学家发现了另一个这样
的系统，距离地球大约 40光年。这次一共
发现了 7颗类似地球的行星，而且大小相
近，于是将其命名为“葫芦娃系统”。这个
系统中有 3颗行星位于生命区系统当中。

到目前为止， 在 3000多颗系外行星中，

共发现 12颗行星有可能支持生命的存在。这
些行星将是接下来科学家的重点考察对象。

对于生命的寻找，最简单的方式是直接
到这个星球上看看到底有没有生命，但目前
除了月球，人类还无法到达其他星球，所以只
能通过发射探测器探究到底有没有生命。

在所有星球中，我们最感兴趣的星球
是火星。根据天文学家及其他科学家的研
究发现，火星在几十亿年之前非常类似于
地球，它的自转轴和地球完全一样，也倾
斜 23.4度，这意味着火星应该存在着明显
的四季变化。随着航天技术的发展，人类
对火星的探测已多达四五十次，但遗憾的
是，我们并没有探测到任何生命的迹象。

多数探测活动由政府支持，欧美国家
也有一些商业巨头支持对于地外生命的
探测活动。 俄罗斯富商尤里·米尔纳联合
Facebook 创始人扎克伯格成立了突破基
金委员会，资助了好几项生命探测计划。

其中一项叫“摄星计划”，利用非常
微小的、纳米级的探测器，以 1/5 光速的
速度发射到距离地球最近的比邻星，探
测这个星球上有没有外星生命的存在。

但这项计划最大的难点在于， 其速度要
加速到 1/5光速，也即每秒钟达到 6万公
里，而现在的航天技术还远远不能达到，

目前最快的航天器的速度也只有每秒 70

公里左右， 所以这项计划至少需要二三
十年的发展。

这个基金委员会还支持了 “突破聆
听”计划，于 2016年正式启动。该计划动
用了一些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望远镜，比
如澳大利亚口径 64米的帕克斯望远镜，

美国口径 100米的绿岸望远镜，中国口径
500米、 世界上最大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
FAST。

到目前为止，遗憾的是并没有搜寻到
任何外星生命的迹象。但是，我们相信外
星生命应该存在于宇宙的某个角落。

整个地球存在了 40 多亿年， 期间
90%的生物经历了从诞生到消亡的过程。

人类也面临着类似的命运。根据科学家的
估计，大约再过 200万年，地球的温度以
及环境不再适合人类的居住。所以，我们
的未来肯定在宇宙的星辰大海中，我们目
前所做的就是为人类的未来做准备。

“春节是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 是中
国人的新年， 更通俗一点可以叫作 ‘大
年’。中国式过大年的方式，正代表了我们
对自己的民族、传统和文化的珍惜、认同，

也说明了中国人对和谐、友好的人际关系
以及社会氛围的追求。传统文化与现代娱
乐并不冲突，我们可以听戏，也可以看贺
岁大片，这就是现代的春节文化吧。”

———不久前，中央文史馆馆员、著名作
家王蒙这样畅谈对中国“年”文化的思考。

“中国现在最强的感觉是什么？ 是未
来感。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有中国这么强
烈的未来感，这种未来感就是对人的吸引
力，世界上现在任何地方都没办法和中国
相比。 我们整个国家快速崛起的状态，给
科幻文学、 科幻电影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促进了科幻小说、科幻文学的繁荣。”

———2019春节档期电影票房冠军非《流
浪地球》莫属。近日，这部电影的原著作者、电
影监制刘慈欣在回答网友提问时这样说。

“你们和我的孙子一样大， 我对我孙子
的期望，也就是对你们的期望。我对你们最
大的期望，一要有修养，二要有觉悟。所谓修
养就是要有内涵，这是成为高素质人才的基
础。你们不仅要掌握新的技术，还要与传统
的东西结合起来。 要在平凡中创造不平凡，

就是要追求不同，就是要不断有新的起点。”

———不久前，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
冷挤压技术的开拓者、上海交通大学阮雪
榆教授逝世，享年 86岁。他生前曾经这样
回答中学生提出的问题“如何成为适应现
代社会的高素质人才”。

“科学的目标是造福人类、惠及人民，

为了让更多的科学家担起科普责任、热心
科普事业， 以此来提高全民科学素养，建
议在各项人才考核的指标中增加 ‘科普’

贡献的权重。在当代社会，鼓励科技人员
为社会大众、未成年群体普及科学知识、讲
解前沿技术，尤其对上海这个全国科创中
心而言显得至关重要。”

———不久前，上海市政协委员、华东
师范大学化学系教授姜雪峰这样建议。

“国学或者儒学其实是很丰富的，为什
么非得挑出女德这一块来？ 女德和国学并
不存在一个自然而然、理所当然的联系，女
德也并不是国学的一部分。 女德班教的那
些具体琐碎的家务和照料责任，与国学、儒
家对女性的定义都没有必然的联系。 所以
在我看来， 女德班只是用国学包装来吸引
学生而已。”

———近日，旅美政治文化学者张善若
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谈女德班。


